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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在解放初期，有一大批青年男女随同贺龙元帅领导的十八兵团从山西的
黄土高坡南下来到四川。 他们大多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农民。 他们为了幸福，
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故事主要以两个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年男女的成长经历展开，描写了他们
幼小的成长历史和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南下入川进行剿匪战斗的历
程，炮火连天的战场写下了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岁月。 他们入川后，在极为复
杂的环境中，再次经受住了不同环境的考验，用胜利的战歌谱写出了壮丽的诗
篇。 在异土他乡，他们用汗水和热血为四川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自己应有
的贡献。 他们已把四川作为养育自己的第二故乡。 虽然他们现在有些已离开
了人世，有的已年事高迈，但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对党、对祖国是那么的热爱。
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艰苦而胆怯过，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在“文革”中吃尽了苦头
而怨恨过。 他们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功臣，他们是忠于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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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道道的山沟沟 ，一塆塆黄土 ；

黑乎乎的放羊娃 ，赶着那羊群 。

盼天下雨 ，盼地打粮 ，

天下的人儿就盼望这样的好光景 ⋯ ⋯

夕阳西下 ，黄土高坡在斜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光彩夺目 ；山沟里不断传

出放羊娃赶羊回家唱出的山歌 。那高亢的歌声和那羊群的嘶叫声回荡在这山

谷里 ，这是大西北所独有的特色 。

杨福庆 ，小名羊娃 ，瘦高的身材 ，叫人咋看他也不像十三岁的娃 ，可是

他的脸上却还露着原有的稚气 。由于家境贫寒 ，他皮肤发黑 ，皮包骨头 ，透

着严重的营养不良 ，又可能是受母亲遗传 ，他单薄的身子却比同龄孩子高出

一个头 ，这就使他看上去越发可怜了 。

羊娃唱着山歌 ，挥舞着羊鞭 ，时而走着 ，时而慢跑 ，赶着二十多只大小

不等的绵羊回家 。在路上 ，他不时地与收工回村的乡亲拉话 ：

“羊娃 ，回家咧 ？”

“嗯哩 。叔也回家 ？”

“赶这么多羊行吗 ？”

“哦 ，东家家里有这么多羊要放咧 。还行吧 。”

羊娃赶着羊群下了山冈 ，太阳这时已完全被山掩住 ，暮色也掩盖住了山

下的杨家庄 。

杨家庄 ，背靠玉梁山 ，东西长约有一公里 。在这山冈下面排列着大小不

均 、杂乱无序 、贫富不等的窑洞 。村子以杨姓家族众多而得名 ，约有百余户

人家 ，近千余人口 。黄土高坡 ，沟壑纵横 ，而老天赐予这杨家庄的大块风水

宝地 ，最富裕的一块河滩好地却被外姓人 ———宋家所占有 。

宋家大宅院 ，坐落于杨家庄的正中央 ，从远处看 ，三个台阶上摆放着八

个小院 ，坐北向南 ，整齐而有序 。最上面祖房供祭着从京城流放的罪臣 ，他

们的老祖宗 。从上而下 ，自右向左四个院落一模一样 ，修建的窑洞上方都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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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有一排排雕花绘凤的漂亮小牌楼 ，它们的院门后面都矗立着一堵堵灰色的

照壁 。这些窑洞里住着宋家四个兄弟 。三个耳院东面一个 ，西角两个 ；一个

是专供主人们一日三餐用的伙房 ，另外的则是用人们和牲口的栖身之地 。

宋家大院四周修有围墙 ，除北面外 ，东西南都建有大门 ，南面为正门 。

三个门除正门较大以外 ，其他的都是一模一样 。大门用大红油漆粉饰过 ，显

得豪华气派 ，各扇门面的左右两端吊有两个铜环 ；正门门楣上方挂着写有

“宋宅” 字样的大牌匾 ，门楣下挂着两个大红灯笼 ，这就更使人觉得主人家

是一户大户人家 ；正门下方的六阶石梯也是很有讲究的 ，从中看得出主人家

蕴藏着期盼六六大顺的心理 ；石梯两旁立着两个威风凛凛的大石狮子 ，把宋

家院落装扮得更加庄严 。

杨娃从西门进入宋家宅院 ，把羊群赶进羊圈后就准备回家 ，迎面从门外

走进一个腰圆体壮 、身材高大的汉子 。只见这人一只手团着两个铜球 ，一看

就知是一个习武之人 。他冲着羊娃面带笑容地说 ：“羊娃 ，回来咧 。” 然后又

指着门内一个用人说 ： “跟他到伙房去拿两个馍回去 。” 羊娃向来者鞠了一

躬 ，以表谢意 ，而后便跟着用人去了伙房 。

三爷 ，是这宋家唯一受过正规教育的读书之人 ，他自幼喜爱看书习武 ，

特别是近来在五台山皈依佛门后 ，早起早睡 ，生活很是有条有序 ，更知与人

为善 、佛法普渡众生的深刻道理 。他白日里不是读书就是练几下拳脚 ，他想

从佛学中探究出更大的弘法 ，以武术来健体强身 。自从羊娃来到他家放羊

后 ，他看见娃早出晚归 ，老实忠厚 ，从心眼儿里喜爱羊娃 ；看见羊娃骨瘦如

柴的模样 ，他又对羊娃有了一种怜悯之心 。羊娃到宋家放羊近半年以来 ，大

小羊日日渐长 ，他就觉得羊娃做事认真 ，使他感受更深的是 ，在羊娃闪闪发

亮的大眼后面 ，有一种与同龄孩子不一样的灵气 。当然 ，还有他与羊娃父亲

的那段特殊情缘 ，这才使他对羊娃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

羊娃出了宋家大院上了一道山坡 ，穿过几家小院 ，便回到了家里 。

羊娃的家在杨家庄西北角 ，两个破窑洞看得出这家人日子过得很是贫

寒 ：那低矮的小门 ，缺栏少筋的窗户 ，窑内无一件像样的家具 。可在院落

中 ，窑洞内打扫得干干净净 ，柴火堆放得整整齐齐 ，窑洞内两个土瓦罐也擦

得锃光瓦亮 ，连仅有的一个破衣柜也擦拭得一尘不染 ，从这些均能看出院中

女主人是一个勤快贤惠的农妇 。

羊娃母亲何氏 ，身材修长约有一米七左右 ，两只小脚支撑着她那偌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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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板儿真是有些难为她了 。何氏自十六岁嫁到杨家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能

养成孩子 ，由于贫穷 ，加上劳累 ，虽然她先后也曾怀了几个 ，可不是因病夭

折 ，就是因贫穷小产了 ，到了那年她二十六岁时才得一女 ，两年后才有了羊

娃 。在北方 ，男性地位是至高无上的 。两年来他们一直没给闺女取名 ，有了

羊娃后 ，才给这闺女取名叫杨福幸 。这年初春 ，福幸十五岁时 ，父母把她嫁

给了远村一个开油坊的小老板 。

有了羊娃三年后 ，何氏又带了一个小子 ，可他体弱多病 ，长时间躺在炕

上 。这是杨家老两口最揪心的事情 。

羊娃回到家中 ，天已黑尽 。他走到用石块垒成的简易厨房里 （到天冷

时 ，就在窑洞里生火做饭了） ，看见母亲正在做饭 ，就从怀里掏出那两个馍

递了过去 ，并对母亲说 ：“娘 ，我回来咧 。这是三爷给的 。”

母亲看了看羊娃 ，没有吭声 ，可她那眼神里蕴藏着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珍

爱和希望 。羊娃看见母亲那张在火光映照下布满皱纹的脸庞 ，也深知母亲的

辛劳 。

母亲接过娃递过来的馍 ，放在锅边 ，转过脸想对羊娃说什么 ，可马上又

收了回去 ，然后只说了句 ：“去看看你爹回来没 。”

羊娃急忙走到院门前向外看了看 ，在月光映照的远处寻找着自己熟悉的

身影 。可他望了一会儿一直没见什么 ，就回头准备去告诉母亲 。就在他转过

头来的时候 ，看见父亲正弯着腰 ，擦洗着刚从地里返回的家里仅有的那头老

黄牛 。父亲一边擦洗着牲口 ，嘴里还一边不停地说着什么 。羊娃急忙走到父

亲身边 ，弯下腰来 ，拿起一把刷子 ，帮着一同擦洗起来 。父亲看着儿子过来

帮忙 ，疲劳的脸上顿时挂上了一丝笑容 。

不一会儿 ，两人把瘦得皮包骨头的老牛擦洗完毕 ，老牛顿时深感全身舒

服似的 ，轻轻地呻吟了两声 ，以表谢意 。羊娃接过父亲手上的刷子让他回窑

洞里歇息着 ，自己又急忙去告知母亲 。

羊娃父亲 ，从院中走进窑洞里 ，全身好似散架一般 。他急忙上了炕 ，从

炕头上摸着打火石 ，打出几个火星 ，点着了草纸捻的引线 ，点亮了炕桌上的

油灯 ，顿时 ，整个黑洞洞的窑洞里充满了生气 。油灯映照着他那张年近五十

布满皱纹的脸庞 ，写满了岁月的沧桑 。他盘着腿 ，从腰间取出了旱烟袋 ，一

边装着烟丝 ，一边问着躺在炕上的二娃 ：

“玉儿 ，今儿咋样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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炕上的二小子没有应声 ，老汉便埋头抽着自己的旱烟 ，嘴里还自言自语

说着什么 。劳累了一天的老汉只能这样来释放心中的烦躁 。

不一会儿 ，羊娃端着一个盛满面糊汤的瓦盆进了窑洞 ，母亲跟在他后

面 ，手里拿着碗 、筷 、勺 ，一家人这就准备吃晚饭了 。母亲盛满一碗后双手

递给了羊娃的父亲 ，又将羊娃带回的馍给老汉递了过去 ，然后就去看望躺着

的二娃福玉 。

羊娃自己盛上一碗 ，把桌上的另一个馍分了一半递给了上炕怀抱弟弟的

母亲 ，自己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 。哗哗哗地喝面糊汤的声音一时间在窑洞内

响个不停 ，半晌也没人吭声 。

羊娃母亲看着眼前这两个男人一个劲地喝着 ，轻声地对着老伴说出了下

午发生的事情 ：“娃他爹 ，今儿宋家三爷路过咱家 ，对我说 ，想叫咱羊娃往

后早些放羊回来到他家私塾房去念字咧 。” 她小心翼翼地说着 ，生怕自己的

话里有什么闪失 。她停了一会儿 ，看见老汉没什么反应 ，又接着说道 ： “他

还说 ，眼下一过就进冬了 ，也不用放羊哩 ，让娃好好念几个字 ，放羊的工钱

他们照付咧 。” 羊娃母亲说过这话后立刻把脸冲向了怀抱中的二娃 。

“不去 ！” 羊娃父亲将碗使劲地往炕桌上一放 ，斩钉截铁地说 ， “咱庄稼

人就知道种地 ，能种上地就是咱的福分 。”

“我想 ，他不是看在你那年救他一命的情分儿上嘛 ，想回报咱们咧 。” 何

氏又说 。

羊娃父亲用手一抹嘴角上粘着的面糊汤继续说 ： “他那样谁遇见了也会

去救咧 ，何况他不是叫咱娃到他家放羊去了嘛 。”

说到杨老汉救宋家三爷的事 ，还得从宋氏家族说起 。自从宋家老父母因

病先后故去 ，宋家老大 ，撑起了整个宋家 ，凡大小事都得由大老爷了断 。宋

家老二是一个不爱读书 ，不管家事 ，好吃懒做之人 。当年他们的父母满以为

给他讨个婆姨管管他 ，他就可以改邪归正了 ，可把她娶过门不久就原形毕露

了 ，比老二还懒不说 ，还好抽一口大烟 。这老二自然而然也跟着上了瘾 。宋

家老四从小跟着父亲在外摔打则学会了一身做生意的本事 ，所以 ，他替换下

二哥撑起了宋家在外的粮仓 、钱庄所有的生意 。整个宋氏家族就这老三从小

喜爱看书绘画 ，习武耍枪 ，大老爷从心眼儿里也就喜爱上三弟 ，指望他多学

本事 ，重振宋氏家族 。就这样 ，便把老三送到北平的租界里读书去了 。

三爷在北平读书 ，深知哥哥对他的良苦用心 ，在学习中就更加刻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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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很快从全班的中等成绩一跃成为了全班第一 。加之人也有几分帅气 ，不

免被很多女孩子所敬慕 ，而只有一个叫钟敏慧的女子让他动心 ，当然 ，钟敏

慧对这个英俊男孩子也有几分爱意 。两颗相投的心很快碰撞到了一起 ，相诉

衷肠 ，很快进入到了热恋之中 。但在最后一学期放假前 ，钟敏慧给三爷讲述

了自己埋藏心底的秘密 ：她不是一个中国人 ，而是大洋彼岸大日本国的臣

民 ，自幼跟随父母渡海来到中国做中药材生意 。十多年来 ，她已习惯了在中

国的生活 ，为了真正与中国人无所区别 ，父亲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 ，她的真

实姓名叫田本慧子 。三爷得知慧子的真实身份后 ，从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不

安 。他急忙写信将此事告诉了大哥 ，大哥回信表示坚决反对 。三爷内心真是

矛盾重重 ：一边是德高望重的大哥命不可违 ，一边是自己深爱的心上人情不

愿断 。他思前想后 ，左右为难 。最后 ，他还是决定早些回家说服大哥 ，了却

自己的心愿 。

可回家后 ，在给大哥再三讲明道理还是未得到应允的同时 ，从北平却传

来了慧子在返日渡海时 ，轮船遭遇狂风沉没于海底 ，慧子也随船上众人遇难

的消息 。这一噩耗给三爷当头一炸雷 ，使得他失魂落魄 。再加上大哥还为他

提亲 ；三爷当然不同意 ，可哥哥的命又难违 ，矛盾的心情到了极点 。他糊里

糊涂 ，懵懵懂懂出了家门 ，走到山顶上 ，遥望远方 ，想对慧子的灵魂说些什

么 ，或让山风吹醒自己 。可天上突降暴雨 ，三爷在雨中狂号怒吼 ，发泄自己

内心的痛苦 。下山时 ，三爷走到山半腰 ，一不小心滑下了山崖 。当他半醒半

昏时感到自己趴在了牛背上 ，后来才得知是杨老汉救了他的性命 ，要不然 ，

他早被冻死或被山上的野狼吃了 。

杨老汉把三爷送回宋家 ，宋家对杨老汉不胜感激 。从此 ，便把老汉租种

的土地的租子降了一部分不说 ，还让羊娃到他家放羊去了 。三爷在家疗病痊

愈后 ，就上了五台山 。但在他心里对杨老汉的救命之恩始终感到无从报答 ，

深感愧疚 。

二

话说这一天 ，太阳过了正午 ，宋家大院门外传来一阵骏马的嘶鸣声 。只

见一个三十开外的男人骑在马上 ，他中等身材 ，相貌英俊 ，头戴一顶绸缎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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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帽 ，身穿一件蓝绸长衫 ，手拿马鞭 ，牵着马缰绳在原地转了两圈后便跃身

跳下马来 ，顺手将马绳递给出门迎来的用人 ，来到后面的一辆马车旁 。这

时 ，从车棚的门帘处出现一个约三岁的女孩 。中年男子将她从车上抱下放在

地上 ，然后又一手搀出一位年轻女子 。这让外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个三口之

家 。

这一家三人来到宋家大院旁 ，由中年男子领着跪在门外 ，用人见这阵势

急忙跑向院内将此事禀报给了大老爷 。大老爷听后并没有说什么 ，他轻轻起

身 ，端起茶碗一边喝着 ，一边想着 。过了一会儿 ，他才扬起手来吩咐用人 ：

“你让四爷上祖堂去吧 。”

用人一路小跑来到四爷面前 ，告知了他刚才大爷说的话 。四爷一家人急

忙起身 ，一步一步走进了大院 。当他们来到三爷小院门前时 ，三人再次跪

下 ，磕了三个头 ；起身又来到大爷 、二爷小院前 ，向大爷和二爷院内也磕了

三个头 ，然后起身迈着沉重的步履来到了祖堂门外 。四爷让那女子牵着小女

孩跪在门前 ，自己走了进去 。

祖堂中央挂着一幅肖像画 ，是宋家的老祖宗 。画用工笔描绘 ，上面的中

年男子身着清代官袍 ，嘴边留有两道胡须 ，相貌端庄 、慈祥 。顺着画像往下

看去 ，摆有一张红木长条供桌 ，它四面密不透风 ，供桌上放有 “祖上大人宋

欲德之灵位” 的牌位 ，牌位两旁放着两盏金光闪闪的蜡台 ，蜡台上燃烧着两

根红烛 ；在牌位的前端还放了一个香炉 ，袅袅香烟弥漫在画像的四周 ，两排

摆放整齐的桌椅更给这祖堂增加了几分威严和肃穆 。祖堂靠门两边各放一个

用红木做成的木窗 ，窗上除摆了各式各样的名贵珠宝外 ，还有两个金狮各放

一旁 ，它们怒目相视 ，光彩夺目 ；金狮下面留有皇印 ，据说这是早年先祖护

驾有功 ，光绪帝亲赐的 。可就在得此物不久 ，戊戌变法失败 ，祖先被老太后

流放到这西北黄土高原之上 ，保得一条性命 。祖堂的两边墙上 ，挂有字画 ，

使整个堂内既感到庄严肃穆 ，又显得温文尔雅 。

四爷来到先祖灵位前跪下 ，连拜三下后又向两旁坐着的哥哥们跪拜 。

大爷看着下跪的四弟 ，用缓慢的语气对他说道 ： “四弟 ，你知道为甚叫

你到这祖堂内问话吗 ？”

“大哥 ⋯ ⋯ ” 四爷想急忙回答 。

“你先别开口 ，听我把话说完 。” 大爷把声音略略地提高了一点儿 ，又

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能说会道 ，也很聪明 ，经营咱们的钱庄 、米店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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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得力 。但这些功绩并不能使你为所欲为 ，违反家法 。而且 ，这四年多你也

不回家看看 ，你这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 ？对得起在座的兄长吗 ？对得起

⋯ ⋯ ” 说到这里他把话停了下来 ，右手压着前胸 ，气喘吁吁 。

“大哥 ，你别说了 。我知道我犯下了大罪 ，违反了家法 ，你让我把话说

了 ，该咋处治我 ，就咋处治 。” 四爷抬起头来 ，望着大哥 ，用乞求的眼神看

着 。而后他又把目光转向另外两位哥哥 ，那眼神里包含了几多哀求 ，还有几

分委屈 。

原来他们的父亲为四爷取下一房婆姨后 ，日子过了不到三个月 ，那女人

便旧病复发疯了 。这一下气得老太爷是一病不起 ，倒在了炕上 。当时 ，二爷

在城里经营的钱庄和米店 ，生意很是不景气 ，而四爷这时却在帮着大哥照料

着家里的土地 。白天 ，因为忙碌 ，这时间还容易打发 ，可到了夜里 ，那疯女

人又哭又闹 ，使得四爷真是不得安生 。更可怕的是 ，当四爷在后半夜熟睡

时 ，那女人不是用东西打他 ，就是用手掐他 ，弄得他的身上是青一块紫一块

的 ，疼痛难忍 。他却不敢吭声 ，怕老父亲知道了会更加痛苦 。但是 ，时隔不

久 ，父亲还是撒手人寰了 。

送走了父亲 ，家里就是大哥当家 ，为了不再受那痛苦 ，四爷向大哥求

情 ，让他替下了二哥 ，到城里经营家里的生意 。这以后 ，四爷把生意做得日

渐红火 。

“这次我带回的这个出生卑微的婆姨 ，” 四爷用微弱的声音对哥哥们说 ，

“是三年前因为闹灾荒 ，她跟随她父亲来到咱们这儿 。当时 ，我看见他们实

在是可怜 ，才收留了他们 。”

四爷这次确实触犯了他家祖辈给定下的家规 。虽然说当年他离开了家 ，

接替下二哥在城里经营起生意 ，心情也愉悦了许多 ，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

可时间一长 ，心灵深处总还觉得空落落的 ，每当半夜一觉醒来 ，枕边连个说

话的人也没有 。人当中年 ，血气方刚 ，怎能耐得下这样的寂寞啊 。就在这

时 ，天灾突然降临 ，成群结队的逃难者蜂拥而至 ，他接到大哥捎来的书信开

仓济贫 ，看见一位老汉正带着年轻貌美的闺女沿街行乞 。他出于好心收留下

这父女两人 ，久而久之又产生了一些说不清的朦朦胧胧的因缘 。当然 ，他也

不是忘记了家规 ，他也曾捎信回家征求大哥的同意 ，可大哥不能理解他内心

的痛苦 ，只知道家庭的颜面和他自己的尊严 ，所以极力反对 。四爷是一个非

常有个性的汉子 ，他顾不得许多的家规和颜面 ，一意孤行将生米做成了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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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 ，违反了大哥的旨意 ，这一下四年多不敢回家 ，便引来了眼前的这一幕 。

三爷听到四弟深情的述说 ，便插话为他解脱 ：“四弟就是心软着咧 。”

而大爷这时却把眼神转向了三爷 ，那里面包含了一点什么意思 。三爷对

大哥的眼神立刻心领神会 ，他急忙站起身来走到四弟的身边 ，把他扶起来坐

在一旁 。

大爷继续说 ：“可怜你可以接济他们 ，也用不了来违反家法呀 ？”

四爷回答道 ： “当时我确实只想救济他们 ，可我看见她父亲忠厚老实 ，

做事也很实在 ，这就把他父女俩安排在了店里干活儿了咧 。再后来 ，这女子

⋯ ⋯ ”

“那是感激你哩 。” 大爷说着这话 ，把脸转向了四爷 。

“是啊 。” 四爷看了看大哥忙说 ， “我把他父女俩留下后 ，当时只是为了

给他们一条活路 。三年前那场灾荒哥哥们也都知道 ，大哥你不是还让我开仓

放粮救济百姓吗 ？再说 ，这女子确实能干 、泼辣 ，也有几分姿色 。就这样

⋯ ⋯ ”

“就这样也就把咱家里的规矩给忘了 ？” 大爷狠狠的说道 ， “你也不好好

想想 ，你这样做对得起咱死去的父母吗 ？对得起咱这家族吗 ？对得起在座的

哥哥们吗 ？家里有规矩是不能纳妾 ，你不是不知道 。再说她家是那样的 ，你

这样做 ，不是给咱这个家丢人吗 ？”

接着 ，大爷再次强调 ，四弟这次做的这事很伤家族颜面 ，不按家法处

治 ，怎么能对得起先父 ？怎么能让全家信服 ？他这做大哥的以后又怎么能管

理这个大家族 ？

三爷看到大哥生气的样子 ，便上前劝说了他几句 ，然后对四弟也说了同

大哥一样的看法 ，然后语气缓和地又说道 ： “大哥为咱这家操心可苦的咧 ，

四弟你不应该做些个对不起大哥的事来 。”

大哥抢过话 ，指着四爷还是不依不饶 ： “他哪是对不起我咧 ，这是对不

起咱这个家呀 。”

三爷看着大哥越发生气的样子 ，又劝说他 ： “大哥 ，你也不要生气了 。

你想想 ，四弟对咱这个家也是有功绩的啊 ，现在咱的钱庄生意做得是红红火

火 ，米店管理得是粮油满仓 。他在家里 ，那疯婆姨整天又唱又闹的样 ，使整

个宅院不得安宁 ，还充满了恐惧 。四弟他可确实不容易啊 ，一个堂堂七尺男

儿 ，受那样的苦 ，放在谁人身上也不能忍受啊 。按父辈的意愿也没给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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啥幸福咧 。”

大哥仔细想了想 ，觉得三弟说的也是有些道理 。想到这里 ，大爷端起茶

碗轻轻地喝了一口 ，定了定神 ，说道 ： “四弟 ，不管咋说 ，你这次确实违反

了家法 ，如果我放了你 ，咋对得起咱父母的在天之灵 ？如果罚你过重 ，你两

位哥哥又为你求了情 ，这不是让我驳了他们的面子吗 ？再说 ，你对咱们这个

家 ，这些年来也确实贡献不小 。我看这样吧 ，明年的钱粮份子得给你扣掉一

部分 。” 说到这里他把眼神转向了二弟和三弟 ，意思是你们是否赞同 ？但他

又不愿意把这话说出口 ，以免失去了他这大哥的威信 。二爷 、三爷连连点头

表示了同意 。而后他又继续说道 ：“四弟 ，你把闺女叫进来吧 。”

四爷起身走到门前 ，抱起闺女转身来到三位哥哥面前说道 ：“三位哥哥 ，

感谢你们对我们全家的原谅 。” 说完话 ，他叫闺女跪在了仨哥哥的面前 。

“好了 ，孩子还小着咧 ，别把她吓着了 。” 大爷忙把手伸了过去 ，拉起闺

女抱在了怀中 。四爷转身也坐定 。

大爷看着闺女问四弟 ：“我看这妮子长得俊俏哩 ，给她取的甚名呢 ？”

四爷忙答道 ：“还没 （啦） 呢 ，就等着哥哥们给取咧 。”

大爷看了看三弟 ，意思是他的学问高 ，让他给闺女取个名儿 。三爷明白

了大哥的用意 ，便走上前仔细地看了看闺女 ，笑着说道 ： “我看这妮子长得

眉清目秀的 ，就叫她莹秀吧 。”

二爷一听急忙搭讪 ：“对对对 ，三弟取这名儿好听 。” 二爷这么一说 ，引

来大家哈哈的大笑声 。

“走了这么远的路 ，还没 （啦） 吃饭吧 ？” 大爷摸了摸莹秀的头发 ，对屋

外的用人说 ，“来呀 ，把这妮子带去吃点儿东西吧 。”

这时 ，从门外走进一女用人 ，带着莹秀走了 。

大爷看着两人离去后 ，又转过身来 ，用眼神对着门外说道 ： “她姓甚 ，

叫甚呢 ？”

四爷忙回答 ：“姓龚 ，没名咧 。”

大爷想了想 ，是啊 ，一个穷人家的闺女 ，能取甚好名呢 。他停了一会

儿 ，想了想 ，说道 ：“我看她既然嫁给了我宋家 ，就叫她龚宋氏吧 。”

四爷再次起身向哥哥表示了感谢 。

门外的龚宋氏听见了大哥的话 ，也轻声地说道 ：“谢谢大哥哥哩 。”

然后 ，大爷又对着四爷说 ： “四弟呀 ，今儿我当着你两位哥哥的面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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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们定下几条规矩 。第一 ，龚宋氏不能住在你们的正房 ；第二 ，她不能进

咱这祖堂 ；第三 ，她不能像她嫂嫂们那样闲着 ，得做家务事儿 ；第四 ，她得

服侍她姐姐 ，也就是你那正房 。如果有甚差错 ，可要按家法处治啊 。”

此时 ，兄弟四人总算舒了一口气 。

三

秋去冬来 ，黄土高原已失去它昨日的生机 ，满山遍野光秃秃的一片荒凉 ，

万物已进入冬眠 ；最可怜的是那一棵棵枣树 ，弯弯曲曲 ，黑乎乎的树干张牙

舞爪 ，让人看后会增加几分恐惧感 。若遇下雪天 ，雪片堆积在塬坡上 ，一层

一层黄白相间 ，格外分明 ，那就像是一幅版画雕刻在这荒原大地上 。空旷的

原野 ，几十里难以见到人迹 。这时的人们大多待在自己的窑洞里享受着天伦

之乐 ，直到日头照在头顶 ，孩子们推着雪橇在山沟里戏耍 ，男人们也三三两

两地圪蹴 （土话 ：蹲着） 在墙角边唠嗑 。等婆姨们做好了饭 ，汉子们又端着

斗大的土碗 ，圪蹴在这里享用起来 。这就是黄土高坡所独有的风土民情 。

这天 ，杨老汉一大早起来后 ，就一直在刷洗着他那头心爱的老牛 。他一

只手抚摩着老牛那高耸的背脊骨 ，另一只手拿着刷子顺着凸显的肋骨向下刷

去 。看见骨瘦如柴的老牛 ，老汉深情地在心里嘀咕起来 ：老牛啊 ，老牛 ，老

汉我今儿个对不起你了 ，咱知道你为这个家不知受了多少苦和罪 ，也帮老汉

我尽心尽力地拉犁驮物 ，咱甭说远了 ，就是今儿个收秋来来回回你也不知跑

了多少路程 ，这才使得老汉打下了这么多的粮食 ，老汉今儿个要卖了你也是

不得已的事啊 。老汉心里一边想着 ，一边仔细地在老牛身上刷洗着 ，就连大

腿前夹的缝隙处他也是轻轻地扳开慢慢地刷洗 ，生怕刷子刺穿了老牛的骨

头 ，伤了它的筋骨 。他刷了牛身又刷牛尾 ，刷了牛脖又来到老牛的头前 ，他

望着斗大的牛眼慢慢地勾下他那罗锅的后背 ，双手紧紧地贴在老牛的脸颊

上 。老牛虽然是一头畜生 ，好像也懂一些人间真情 ，它虽然不能说话 ，可它

眼中却含着泪水 ，如果它能开口说话 ，一定会给老汉下跪求情 ，但毕竟它还

是一头畜生 ，只能默默地望着主人 ，一声不吭老实地站在原地 。

一阵杂和面炕饼子的香味扑面而来 ，老汉知道这是老伴为自己在备下进

城的餐饭 ，他急忙收拾好家什 ，走进了窑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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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冬季的集市一般都是在正午时间最红火 。因为这时的天气暖和 ，人

们也趁着这暖和天气出门赶集 。杨老汉身上换了一件虽有补丁 ，却洗得干干

净净的蓝布褂子 ，肩上搭着个土布褡裢 ，手里牵着老牛 ，上了去县城的路 。

杨家庄离县城约有二十多里地 。顺着杨家庄村前这条干涸的小河往下

走 ，出口正好连着汶河 ，县城就在汶河的上游 。汶河顺山而下 ，人们依山修

有一条大马路 。这马路北过吕梁山直通省城太原 ，西行五十多里就到了黄

河 ；隔河相望 ，对岸是临省陕西 。每当逢年过节 ，闲暇集市 ，陕西乡党都会

乘船或是渡着羊皮筏子过河来这儿凑凑热闹 。

杨老汉肩上搭着褡裢 ，上面挂着个旱烟袋 ，双手背着 ，牵着老黄牛 ，深

一脚浅一脚地向前走去 ，走了约有一个多时辰终于来到了县城 ———黄临县 。

县城在汶河的对岸 ，河上有一座清代乾隆年间建成的石桥 。经过岁月的

洗礼 ，桥上原有的浮雕早已破败难辨 ，每逢过年赶集时 ，人来人往众多 ，桥

又略显狭窄 。县城依山而建 ，城门楼用青砖修筑而成 ，高大气派 ；城里修有

这黄土高原少见的房屋 ，也有一排排窑洞 。房屋自上而下 ，高矮错落 ；窑洞

贫富不等 ，参差不齐 ，唯有这石板路 ，跟沿街撑出的布幡和不绝于耳的吆喝

声 ，才给这座古老的小县城增添了几分古色古香的色彩和热闹气息 。

杨老汉进城后 ，没有顾及这热闹非凡的沿街叫卖声 ，也没有被那一阵阵

扑面而来的香喷喷的羊肉汤味所吸引 ，更没有被远处传来的那动听悦耳的晋

剧唱腔所打动 ，牵着老黄牛就直奔牲畜市场 。他找了一个角落 ，把牛系在一

个石头上 ，圪蹴在那儿 ，一边抽着旱烟 ，一边等着买主 。

西北的牲畜市场是男人的世界 ，男人们为了买卖牲畜从四面八方云集到

这里 。平日里他们素不相识 ，而到了这里 ，一个个就像久违了的老朋友 ，说

说笑笑 ，好个热闹的场面 。

杨老汉独自圪蹴在那里吧嗒着旱烟 ，他看着这人来人往的市场好像与己

无关一样 ，一心就等着买家上门 。可过了好大一阵 ，也无人问津 。一袋旱烟

接着一袋旱烟地吧嗒着 ，不多时便觉得肚里不停地翻滚起来 ，他知道这时自

己应该做什么了 ，便撩起褡裢 ，从里面取出外黄里黑的杂和面贴饼 ，轻轻地

掰了一块送进了嘴里 。这贴饼闻起来倒是喷香无比 ，可进嘴里倒有些难嚼难

咽 ，再加上没有水帮助送下 ，满口的颗粒就在嘴里打转转 ，即便这样 ，老汉

也舍不得掉下一粒饼末 ，双手捧着贴饼慢嚼细咽起来 。自己吃得那么香甜 ，

也没忘了身边的老牛 ，在剩下不大一块的贴饼时 ，就将它喂进了牛的嘴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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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牛细细地咀嚼着主人送给自己的粮食 ，并没有向他表示什么谢意 ，上下嘴

唇只是从左至右地来回摆动 ，有时两眼还不停地翻眨几下 。老汉也没更多理

会那些 ，只是将手上留有的一些贴饼粒用自己的舌头舔进了肚里 。就在这

时 ，他才开始认真地关注这个热闹集市 ，那眼睛来回张望 ，从左至右仔细观

察 。不多时 ，他把目光落在了一群人的身上 ；再往里瞧 ，人群中央站着一头

高大的枣红色骡子 ：这骡子膘肥体壮 ，两耳直立着 ，毛色油光水滑好不招人

喜爱 。老汉边看边想 ，这畜生谁家有了它可是谁家的福分啊 ，它拉磨 、犁

地 、驮物 、拉车 ，真是一把好帮手啊 。

“哎哎哎 ，老汉 。” 一胖者来到老汉处叫他 ，而老汉还是看得津津有味 ，

想得孜孜入神 ，什么也没有注意到 。

“哎 ，老汉神哩 。你这牛卖不卖 ？” 胖者提高了嗓音又叫他两声 。

“卖 ，卖 ，到这来不卖做甚呢 ？” 老汉这才回过神来应道 ，还慢慢地站起

了身 。

胖者瞅也没瞅那老牛一眼 ，径直走到老汉面前就说 ： “那说说你这老牛

是咋卖呢 ？”

老汉急忙回答 ：“你说说 ，你出个甚价咧 ？”

胖者听老汉这么不会说话 ，感到有些纳闷 ：真没听说过他这样做买卖

的 ，哪有卖牲口的问买牲口的出价钱的 ；看来这老汉不是一个会做买卖的

人 。他想到这里 ，就对老汉说 ： “我说 ？你这卖家不出价 ，我咋能说价呢 ？

我看你这头牲口瘦得稀呼 （土话 ：可怜） ，能值上几个钱儿呢 。”

老汉一听急了 ： “你这人 ，咋说话的咧 ？我这牛瘦是瘦了点儿 ，可它能

干活儿啊 ，在我家甚活儿都干过 。你说说出个甚价 ？”

胖者拍了拍身上系的围裙 ，走到老牛跟前摸了摸它那凸显的背脊骨 ，

说 ：“你以为你这头牛还能干活儿 ？”

老汉听了这话心里 “怦” 的一下 ，更觉得不是滋味 ，便用眼斜了他一

下 ，没有吭声 。

胖者又说 ： “老汉啊 ，我注意你好长时间了咧 。你说说 ，你来这儿多时

了 ，有人来问过你吗 ？” 胖者拍了拍他那粘满油污的围裙 ，面带笑容地继续

对老汉说 ，“我实话告诉你咧 ，我是开饭馆的 ，你这头牛就只能杀了卖肉炖

汤 。再说啦 ，你来这是做甚的 ？不就是要卖了这牲口吗 ？”

这时候 ，从那边围观的人群里不断传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招惹得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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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自禁地向那儿看了看 ，他真怕那样好的骡子被别人抢走了 。没办法 ，老

汉很不情愿地把手伸进了胖子系的围裙里 。

胖子接过手立刻便说 ：“就这个数 。”

“我说再添点儿 ？” 杨老汉望着胖子 ，面笑心不笑地看着他 。

胖者把头抬得老高的 ，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这数 ？”

“你也太小气了 ，再添也不是这个数呀 。” 老汉有些不高兴了 。

胖者把眼睛盯着老汉狠狠地又说 ： “这数 ，不愿意就算哩 。” 说完这话 ，

他扭头就想走了 。

老汉见势紧追上去 ，说 ：“我说 ，我让点儿你退点儿 ，咋样啊 ？”

胖者很不情愿地停了下来 ：“行行 ，老汉就这样吧 。”

杨老汉听了这话 ，一脸苦涩的样 。他出于无奈 ，只好答应了胖子出的价

———二百三十元 （纸币） 。然后 ，老汉慢慢地走到老牛身旁 ，在它头上轻轻

地摸了摸 ，又来到背后拍了拍 ，依依不舍地离去了 。

老汉钻进看骡子的人群里 ，站在不太显眼的地方 ，仔细打量着骡子 。只

见身边不时有人说这骡子是如何如何的好 ，又说这牲口干活儿是正当年什么

的 ；当然 ，也有人说这骡子要价太高 ，上去几个人都没趣地走了 。老汉全神

贯注地听着别人的谈论 ，自己却不说不问 ，只把肩上的旱烟杆拿下来 ，将烟

锅子伸进烟袋里裹着烟丝 ，然后取出来含在嘴上 ，划燃洋火点燃旱烟 ，吧嗒

吧嗒地抽了起来 ，真是自得其乐 。其实他在寻找商机 ，估计这骡子要卖多少

钱 ，自己从家带的和刚才卖老牛的合起来 ，看把这可爱的骡子能不能买下

来 。是啊 ，这骡子确实招人喜爱啊 ，你看它那两只耳朵直立立的 ，那眼睛真

是炯炯有神 ，里面还透着一股子灵气哩 ；再看那屁股圆溜溜的长得是那么结

实 。真是头好牲口啊 ，怎不叫老汉爱上它呢 。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大一阵子 ，围观的人也换了好几茬儿 ，到这时已

是稀稀少少的没几个了 。杨老汉把烟锅里的烟灰在鞋底上磕了磕 ，然后把烟

杆儿又搭在了肩上 ，双手一背 ，围着骡子转了一圈儿 ，细细地看了看 。这

时 ，卖骡人瞅了瞅老汉 ，心想 ：穷老汉 ，你还想买我这骡子 ？也不撒泡尿照

照 ，你是啥样儿 ？别说让你出跟前边几个人一样的价钱 ，就是他们的一半

儿 ，把你搭进去你也给不了价咧 。

杨老汉这时走到骡头前 ，左手拉起缰绳 ，右手准备扳开骡子的牙口看

看 。卖骡人见这阵势立刻急了 ，他立刻走到老汉面前大声吼道 ：“嘿嘿 ，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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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你这是吃饱了撑的 ，没 （啦） 事儿动我的牲口做甚呢 ？”

老汉扭过头看了看他 ，心想 ：你瞧不起人咋的 ？他没理睬他 ，继续看他

的 。

卖骡人一把抢过缰绳 ，急得是半晌说不出话来 。杨老汉不愠不火 ，用左

手把右手袖口一抹 ，将手伸进了他的袖筒里 ，和卖骡人手对手地捏起码子来 。

卖骡人想 ：前面几个人都没趣儿地被我给轰走了 ，你个穷老汉还想买我

这好的骡子 ？今儿非得让你当着众人的面出丑不可 。

卖骡人给老汉出了个价 ，老汉还价让他降点儿 。

卖骡人想 ：好 ，我给你降点儿 ，降得让你出得更多 。

这时 ，老汉脸上出现了满意的笑容 。

两人把手抽了出来 ，又互相搭在了肩上 ，表示了诚意 。

这时 ，卖骡人却对老汉说 ：“我可要的是银圆啊 。”

老汉二话没说扭头就走了 。

卖骡人哈哈大笑起来 。老汉这一动作也逗得围观的人七嘴八舌地说长道

短 。

卖骡人便趾高气扬地对众人说 ： “一个穷老汉 ，还想买我这好的牲口 ，

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 。他拿得出这么多的钱吗 ？”

众人又是一阵笑声 。

这时 ，杨老汉一声不吭地走到一墙角处 ，取下系在腰间巴掌宽的裤腰

带 ，将裤腰翻开 ，从腰内一个红布兜里取出几十个银圆来 ，然后 ，又将裤系

好后来到了卖骡人面前 ，一把拉起卖骡人的手 ，将五十六个大洋放在了他的

手心里 ，转过身拉过缰绳一声不吭地就这样把骡子给牵走了 。

卖骡人手里拿着老汉递给他的银圆 ，傻呆呆地站在原地半晌说不出话

来 ，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穷老汉牵走了自己本想发一笔小财的骡子 。围观众人

的笑声比刚才更大了 ，而后便各自散去 。

杨老汉习惯地将双手背在身后 ，牵着刚买的骡子 ，兴高采烈地回家了 。

他那喜兴劲儿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 ，嘴里还断断续续地跳出几句五音不全的

晋剧调调来 。可惜啊 ，这难得的高兴劲儿却无一人看见 、听见 。

路过桥头一家卖烧饼的店铺旁 ，杨老汉停了下来 ，想到刚才那杂和面贴

饼喂进了被宰杀的老牛嘴里真是有些不划算 ，还不如趁现在花俩钱买上俩白

面烧饼回家 ，让娃们享用享用哩 。他付了钱买了两个烧饼 ，又走到老桥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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